《第七个学员》

特警女教官沈砚，以铁腕带出三届王牌。新兵“认脸”课上，名单第七个学员的照片让她指尖发凉——那是五年前她亲手制伏、档案标注“已死亡”的毒枭靳野。他换了身份、改了面容，混进她亲手带的新兵连。沈砚必须在所有人发现之前，查清他冒死潜入的真实目的。而靳野在训练场第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却对所有人说：教官，初次见面。

第1集 认脸第一课

△ 训练场，晨光刺眼。新兵列队站定，沈砚捏着花名册从排头走到排尾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报数。
宋小满（大声）：一！
周放（紧跟）：二！
△ 沈砚停在第七个位置前，低头看照片，又抬头看人。
沈砚（压着火）：姓名。
靳野（平静）：靳野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再说一遍。
靳野（笑了一下）：教官，档案上写得清楚，靳野。
△ 沈砚手里的粉笔“啪”地断成两截。
宋小满（小声）：教官怎么了？
周放（嘀咕）：这新兵什么来头。
沈砚（回身）：全体都有，绕场十圈，第七个留下。
△ 队伍跑开，靳野原地不动，双手背在身后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你不是死了吗？
靳野（不躲）：教官认识我？
沈砚（咬牙）：五年前，南港码头。
靳野（眼神一闪）：南港我去过，抓毒贩，死了个卧底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那个卧底叫靳野。
靳野（轻声）：同名同姓的人，多了。
沈砚（把断粉笔摔在他脚边）：档案上写着“已死亡”，你站在这儿，是人是鬼？
靳野（弯腰捡起粉笔头）：教官，粉笔断了，还能写字。
△ 沈砚一把夺过粉笔，转身翻开档案夹。
沈砚（低喝）：你的编号、血型、入伍地，全对得上。
靳野（站直）：那教官更应该高兴，死人回来了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回来干什么？
靳野（看着她）：来找一个答案。
△ 沈砚猛地合上档案，纸页划破她的手指。
沈砚（把血抹在裤缝上）：今天开始，你的训练量翻倍。
靳野（敬礼）：是，教官。
△ 沈砚转身要走，靳野忽然开口。
靳野（低声）：教官，五年前那枪，你打偏了。
△ 沈砚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初次见面

△ 训练场，新兵列队站定，沈砚背手踱步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立正，报数。
宋小满（抢答）：一！
周放（扯嗓子）：二！
△ 队列依次报数，轮到靳野，他没开口。
沈砚（停在他面前）：第七个，你聋了？
靳野（笑）：报告教官，我叫靳野。
沈砚（盯他）：我问你为什么不报数。
靳野（平静）：报到那天，教官点名，跳过了我。
△ 队列里有人憋笑，宋小满偷偷伸脖子。
沈砚（提高音量）：靳野，出列。
△ 靳野向前一步，站得笔直。
沈砚（绕到他身后）：格斗基础，会吗？
靳野（侧脸）：练过一点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一点是多少？来，我陪你练。
宋小满（小声）：完了，教官要动手了。
周放（小声）：这新兵要挨揍。
△ 沈砚出手，擒腕扣肩，一气呵成。
△ 靳野侧身卸力，反手别住她小臂，动作快得没声。
沈砚（僵住）：这招，谁教你的？
靳野（松手后退）：报告，自学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自学能卸我的锁？你当我是新兵？
靳野（垂眼）：教官手劲大，我手腕疼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再来一遍。
△ 靳野抬眼，嘴角那点笑没了。
靳野（低声）：教官，您确定？
沈砚（压着火）：全队看着，你打赢我，今天训练免了。
靳野（轻声）：我不打女人。
△ 队列哄地一声，周放差点笑喷。
沈砚（冷到骨子里）：全体都有，俯卧撑一百，靳野两百。你，留下。
△ 众人趴下，靳野站着没动。
沈砚（背对他）：你刚才那一下，是五年前黑虎山的手法。
靳野（沉默两秒）：教官认错人了。
沈砚（转身，目光钉住他）：档案里写着你死了。死人，怎么会卸我的锁？
△ 靳野喉结动了一下，没接话。
沈砚（收声）：今晚八点，来我办公室。别让我去宿舍找你。
△ 靳野转身归队，走出两步。
靳野（没回头）：教官，您办公室的锁，也该换了。
△ 沈砚站在原地，手指慢慢攥紧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试探

△ 训练场器械库，沈砚把一份旧案卷宗放在靳野必经的架子上。
沈砚（背对门口）：动作快点，下午还有射击课。
靳野（进门，目光扫过架子）：教官，器械单上没写卷宗。
沈砚（侧头）：顺手放那儿的，碍你事了？
靳野（拿起又放下）：不碍，我认字不多。
△ 靳野绕过架子去搬靶纸，全程没再看卷宗一眼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认字不多？黑虎山那晚，你背过三页交易账。
靳野（手上一顿）：教官记性真好，可我真没去过黑虎山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那你右肩的旧枪伤，哪来的？
靳野（平静）：新兵体检表上写着，小时候放炮崩的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放炮能崩出贯穿伤？靳野，你在跟教官说话。
靳野（抬眼）：教官，您到底想听我说什么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想听你说，卷宗第三页那张照片，你认不认识。
△ 靳野终于回头，看向架子上的卷宗，喉结动了一下。
靳野（收回目光）：照片上的人，我不认识。
沈砚（拍下卷宗）：不认识你抖什么？
靳野（把靶纸往怀里一抱）：教官，枪口对着我，谁都抖。
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五年前那晚，你本可以跑，为什么停了一步？
靳野（沉默三秒）：……我不记得了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你记得。你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△ 靳野抱着靶纸转身往外走，步子比进来时快。
沈砚（在他背后）：靳野，你的档案我翻过三遍，每一页都写着“已死亡”。
靳野（停在门口，没回头）：那教官最好当我已经死了。
△ 门关上。沈砚翻开卷宗，第三页夹着一张靳野入伍时的照片。
△ 隔壁器材间，一只手从门缝里缩回去——宋小满捂着嘴，眼睛瞪圆。
宋小满（小声自语）：死人……来当兵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室友

△ 当晚，宿舍楼天台。周放拎着两罐啤酒上来，靳野坐在水箱边。
周放（递酒）：说好的加餐，就咱俩，够意思吧。
靳野（接过）：够意思。
周放（碰罐）：来，说说，你为啥来特警？你这身手，去哪个队都抢着要。
靳野（喝一口）：来找一个人。
周放（差点呛住）：找人？找谁？咱支队就那几张脸。
靳野（看着罐子）：一个欠我东西的人。
周放（来劲）：欠你钱？欠多少，兄弟帮你要。
靳野（笑淡）：不是钱，是条命。
△ 周放手里的罐子停在半空。
周放（收起笑）：兄弟，这话可别让队长听见。
靳野（转头）：那你呢，你为什么来？
周放（挠头）：我爸就是干这行的，牺牲那年我十四。我妈说别干，我偏干。
靳野（沉默两秒）：你有个好理由。
周放（反问）：那你那个“欠命”的人，在队里？
△ 靳野没答，仰头把酒喝完，捏扁了罐子。
周放（盯着他）：你半夜不睡，就为想这事？
靳野（起身）：你观察我？
周放（摊手）：室友嘛，你那铺位整夜不动，我睡得着才怪。
△ 靳野把捏扁的罐子扔进垃圾桶，动作很轻。
靳野（背对他）：周放，以后别打听我的事。
周放（站起来）：行，不打听。可你要是真有事，别一个人扛。
△ 靳野走到天台门口，停住。
靳野（没回头）：你爸牺牲那年，办的什么案？
周放（一愣）：黑虎山外围，抓毒贩。
△ 靳野的手搭在门把上，停了两秒。
靳野（低声）：案子结了？
周放（声音沉下来）：没结。主犯死了，线断了，我爸的功也没评下来。
△ 靳野推门下楼，脚步声在楼道里渐远。
周放（对着门口）：你问这个……到底想干嘛？
△ 靳野回到宿舍，从枕头下摸出一张旧照片，照片上是两个穿警服的年轻人。
△ 他看了三秒，把照片塞回枕下，躺下，睁眼看着上铺床板。
△ 门外走廊，沈砚站在阴影里，手里的查铺记录本翻到靳野那一页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档案室

△ 档案室，老赵正在给档案盒贴标签。沈砚推门进来，把查铺记录本拍在桌上。
沈砚（压着火）：老赵，靳野的入队档案，我要原件。
老赵（慢吞吞抬头）：原件？沈教官，那批新兵档案上个月刚归档。
沈砚（指着记录本）：归档日期是半年前，编号对不上。你当我不会看？
△ 老赵放下胶水，从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。
老赵（叹气）：那批档案，有人动过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谁动的？
老赵（摇头）：不知道。那天我休班，回来就发现柜子锁换了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档案室的锁，说换就换？
老赵（压低声音）：换锁的单子，是队长签的字。
△ 沈砚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，停住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调阅记录呢？谁来看过靳野的档案？
老赵（翻开登记簿）：半年前那页被人撕了。我拿胶水粘回去的——
△ 老赵把登记簿转过来，撕裂处拼出一个模糊的签名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陆铮。
老赵（合上本子）：沈教官，这话我没说过。
沈砚（转身往外走）：你什么都没说。
△ 沈砚走到门口，手搭在把手上，忽然停住。
沈砚（没回头）：老赵，那批档案里，有没有一个叫“第七个”的？
老赵（手一抖，标签贴歪了）：……没有。
△ 沈砚推门出去，走廊尽头，陆铮正靠在墙边抽烟。
陆铮（吐了口烟）：查到了？
沈砚（走近，声音冷）：陆铮，半年前你调靳野的档案，签的什么字？
陆铮（把烟摁灭在墙上）：先把事办了。有些档案，你看了会后悔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我现在就后悔——后悔信了你五年。
陆铮（沉默两秒）：明天三点，档案室见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队长谈话

△ 上午，支队长办公室，陆铮站在窗前，背对着门。
沈砚（推门进来）：陆队，你调过靳野的档案。
陆铮（转身）：坐。
沈砚（没坐）：我问你，为什么调。
陆铮（倒水）：先把事办了——档案我看了，人我也盯了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你盯他，是怀疑，还是奉命？
陆铮（放下杯子）：上面让盯你，顺便盯他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盯我？我带了五年新兵，什么时候轮到上面不放心？
陆铮（走近）：五年前那案子，你到现在没写结案报告。
沈砚（别开脸）：写不了。
陆铮（压低声音）：沈砚，靳野这个人，背景是空的。空到不正常。
沈砚（反问）：那你查出什么了？
陆铮（摇头）：查不动。每次往深里查，材料就断。
△ 沈砚从包里抽出档案袋，拍在桌上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这份档案，五年前入档，纸是新的，照片是空的。
陆铮（瞳孔一缩）：你从哪拿的？
沈砚（不退）：回答我，谁下的令让你盯他？
陆铮（沉默三秒）：这个，我不能说。
沈砚（一步上前）：陆铮，五年前开枪的是我，背锅的也是我。今天你还要我蒙着眼干活？
陆铮（转身背对她）：有些事，知道的人越少，活的人越多。
沈砚（声音发冷）：那你告诉我，靳野到底是死人，还是活人？
△ 陆铮手插进兜里，摸出一枚旧徽章，握了握，又松开。
陆铮（不回头）：活着的人，才需要盯。
△ 沈砚盯着他攥紧的拳头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你手里那个——不是你的东西。
△ 陆铮猛回头，脸色变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心理评估

△ 心理评估室，林医生把量表推到靳野面前。
林医生（微笑）：新兵里就你没填完，是不想写，还是不敢写？
靳野（垂眼）：手抖，写不齐。
林医生（翻档案）：档案上说你枪法一流。手抖的人，打不了十环。
靳野（抬眼）：林医生，您查得比我妈还细。
林医生（靠回椅背）：例行公事。最后一个问题——你恨沈教官吗？
靳野（沉默三秒）：我欠她一条命。
林医生（笔尖一顿）：欠命？她对你做过什么？
靳野（平静）：您该问她对我做过什么，还是问她为什么没把我打死。
林医生（前倾）：说清楚。
靳野（起身）：说清楚就没意思了。您这评估，写“正常”。
林医生（笑）：坐下。你走不出这扇门，除非我签字。
靳野（回头）：那您签不签？
林医生（慢慢落笔）：签。不过靳野，我签的是“建议重点观察”。
△ 她把表格推过来，签名栏下方多写了一行小字。
林医生（低声）：你欠她一条命，她也欠你一条。你们俩，谁先还？
靳野（瞳孔一缩）：您知道什么？
林医生（收笔）：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五年前那批新兵里，也有一个姓靳的。
△ 靳野的手在门把上停住。
靳野（压着嗓子）：那个姓靳的，死了。
林医生（不抬头）：是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欠沈砚一条命？
△ 靳野拉开门，门外走廊尽头，沈砚正站着，手里捏着一份档案。
沈砚（冷冷）：聊完了？跟我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旧伤

△ 格斗训练场，靳野被摔在垫上，右肩磕出闷响。
宋小满（举手）：教官，靳野动作变形了，他肩膀不对劲！
沈砚（走过去）：起来，再来一遍。
靳野（撑地站起，笑）：没事，地滑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地滑？你刚才那一摔，护的是右肩。
△ 靳野没接话，抬臂摆出格斗式，右肩抖了一下。
沈砚（出拳）：防住。
△ 靳野侧身格挡，沈砚拳锋一偏，正砸在他旧伤位置。
靳野（闷哼后退）：嘶——
沈砚（收拳）：这一下，我五年前也打过。
靳野（垂手站定，低声）：你打的，我记得。
沈砚（心头一紧）：你记得什么？
靳野（抬眼）：记得你没下死手。
△ 沈砚后退半步，训练场哨声响起。
周放（远远喊）：靳野，医务室走一趟！
靳野（朝沈砚笑）：教官，下回换个地方打，肩膀这块——不顶用了。
△ 靳野转身往场边走，沈砚盯着他的背影。
宋小满（凑近）：教官，他那个伤，像是旧伤加新伤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宋小满，去查他入队体检表，右肩那一栏。
宋小满（点头）：明白。
△ 沈砚独自站在训练场中央，慢慢攥紧拳头。
沈砚（自语）：五年前那一枪……也是右肩。
△ 她掏出手机，翻出五年前的案件照片，放大靳野倒地的画面。
△ 照片角落，一个模糊身影站在警戒线外，肩章反光。
沈砚（瞳孔一缩）：这个人……当时不该在场。
△ 身后脚步声响，陆铮走过来，手里拎着训练记录本。
陆铮（平静）：沈砚，靳野的档案，上面让重新核。
沈砚（转身）：核什么？
陆铮（翻开本子）：核他五年前，到底死没死。
△ 沈砚一把按住记录本，盯着陆铮的眼睛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那你先告诉我，五年前警戒线外站的是谁。
△ 陆铮翻开本子的手停住，指节发白。
陆铮（合上本子）：你查得太深了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深？我五年前就该问这一句。
△ 陆铮沉默两秒，把本子塞进她手里。
陆铮（转身走）：今晚档案室，老赵会给你看一样东西。
△ 沈砚低头，本子夹层露出一角泛黄的纸。
沈砚（抽出纸）：这是……出警签到表？
△ 表上第七行，签着林医生的名字，日期是五年前案发当晚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心理医生，那晚去现场干什么？
△ 远处，靳野站在医务室门口，正远远望着她手里的纸。
靳野（低声，自言自语）：你终于翻到这一页了。
△ 他转身进门，右肩撞在门框上，疼得皱了下眉。
△ 沈砚抬头时，只看见医务室的门轻轻合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五年前

△ 沈砚把签到表拍在档案室桌上，老赵凑近看了一眼。
沈砚（压着火）：林医生那晚为什么在现场？你不是说这批档案没人动过？
老赵（搓着手）：我真没撒谎，半年前调阅记录上只有陆铮一个签名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那这张签到表，谁夹进去的？
老赵（声音低下去）：沈教官，有些纸是后来补的，章却是旧的。
△ 沈砚翻开五年前那页结案报告，指尖停在“线人已核实”四个字上。
沈砚（念出声）：线人代号“麻雀”，核实人——空白。
老赵（叹气）：麻雀三个月前就死了，死在城西出租屋。
沈砚（猛地抬头）：死人怎么递情报？
老赵（别开脸）：所以我说，那批档案，有人动过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动档案的人，是想让我看见什么，还是想让我看不见什么？
△ 老赵从抽屉底层摸出一个信封，推过来又缩回去。
老赵（犹豫）：这是当年现场证物清单的复印件，我留了一份。
沈砚（伸手）：给我。
老赵（按住信封）：看了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
沈砚（抽走信封）：我五年前就回不了头了。
△ 她拆开信封，清单末尾一行小字：现场拾获弹壳一枚，编号七。
沈砚（呼吸一顿）：七号弹壳……当晚开枪的只有我。
老赵（低声）：可你那把枪，编号是九。
△ 沈砚手一抖，信封掉在地上。她转身就往外走。
老赵（喊住她）：沈教官，五年前那晚，靳野本来能跑。
沈砚（停在门口）：你说什么？
老赵（慢慢说）：他跑到巷口又停了一步，像是等谁开枪。
沈砚（回头，眼神发直）：他等的是谁？
△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，陆铮站在档案室门口，手里拎着外套。
陆铮（平静）：老赵，下班了，档案室该锁门了。
△ 沈砚把信封塞进口袋，与陆铮擦肩而过。
陆铮（低声，只对她一人）：那张纸，你最好烧了。
沈砚（不看他）：队长，五年前那枚弹壳，编号是七还是九？
△ 陆铮的手在门把上停了半秒。
陆铮（推门）：先把事办了。
△ 沈砚走出档案室，摸出手机翻到靳野的档案照片，拇指久久没动。
沈砚（自言自语）：你停那一步，是在等我，还是在等别人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假情报

△ 沈砚连夜驱车到城西，站在那间贴着封条的出租屋前。
△ 她撕开封条推门进去，屋里只剩一张床板和满墙霉斑。
沈砚（蹲下，掀开床板）：线人的东西，总得留点什么。
△ 床板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串数字，像是日期。
沈砚（拍照）：三年前……比案发早两年。
△ 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林医生提着药箱站在门口。
林医生（微笑）：沈教官，这么晚，来做心理疏导？
沈砚（起身）：林医生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林医生（走进来，放下药箱）：档案室老赵说你查麻雀，我就猜你会来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五年前案发当晚，你在现场做什么？
林医生（打开药箱）：给受伤的警员做应激评估，签到表上不是有吗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可清单上少了一样东西——你签完字，带走了一份笔录。
△ 林医生取药的手停住，随即又继续。
林医生（温和）：沈教官，你记错了，笔录是陆队长收的。
沈砚（拿出信封）：那这枚七号弹壳，也是陆队长收的？
林医生（看了一眼，笑意不变）：弹壳的事，你该问开枪的人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开枪的是我，可弹壳编号不对。
林医生（合上药箱）：编号这种事，档案室最清楚，你不如回去问老赵。
沈砚（拦住她）：林医生，麻雀死前最后见的人，是你。
△ 林医生终于收起笑，盯着沈砚看了三秒。
林医生（轻声）：沈教官，你父亲当年也这么问过我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你认识我父亲？
林医生（提箱转身）：我认识所有睡不着觉的人。
△ 她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床板上的数字。
林医生（像随口一提）：三年前那个日期，是你父亲失踪的日子。
△ 林医生离开，沈砚独自站在空屋里，手机屏幕亮起。
△ 屏幕上是靳野发来的消息，只有四个字：别查麻雀。
沈砚（回拨，无人接听）：你到底是来帮我，还是来拦我？
△ 她低头再看床板，数字下面还有一行更浅的字，被霉斑盖住大半。
沈砚（用指甲刮开霉斑，念出来）：七号仓库，第三排。
△ 手机再次震动，来电显示是陆铮。她盯着屏幕，没有接。
沈砚（握紧手机）：队长，这通电话，我接了，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阿鬼出现

△ 训练基地后门，夜。靳野拎着水桶走向垃圾站，一个身影从墙根阴影里挪出来。
阿鬼（压着嗓子）：野哥，你没死。
靳野（脚步没停）：你认错人了。
阿鬼（跟上一步）：五年了，我找了你五年，你换张脸我就认不出？
靳野（放下水桶）：再喊一声，我让你今晚进禁闭室。
阿鬼（笑出声）：禁闭室？你以前关我三天三夜，眼睛都不眨，现在跟我讲规矩？
△ 靳野扫了一眼四周的监控探头。
靳野（低声）：三分钟，说完就走。
阿鬼（凑近）：麻雀那批货，去年被人翻出来了，死了两个兄弟。
靳野（面不改色）：跟我没关系。
阿鬼（咬牙）：跟你没关系？你当年替谁顶的罪，你自己心里没数？
靳野（一字一句）：我说了，你认错人了。
阿鬼（突然压低）：那第七个呢？第七个也跟你没关系？
△ 靳野的手在裤缝边攥紧又松开。
靳野（平静）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阿鬼（后退半步）：行，野哥，你装。可有人已经查到基地来了。
靳野（眼神一沉）：谁？
阿鬼（咧嘴）：你终于肯问了。
△ 靳野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，抽出一根塞进阿鬼衣兜，指尖带出一张折好的纸条。
靳野（转身拎桶）：滚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
阿鬼（捏住纸条）：野哥，你当年没死，我就知道你没死——
靳野（头也不回）：再叫一声野哥，我亲手送你进去。
△ 阿鬼把纸条攥进掌心，退进阴影里。
△ 靳野走出三步，脚步顿了一下。
靳野（低声，像对自己说）：第七个，别碰。
△ 二楼窗口，沈砚站在暗处，把这一幕从头看到尾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纸条

△ 沈砚从床板前起身，手机屏上陆铮的未接来电又亮了一次。
沈砚（按下拒接，低声）：队长，对不住，这电话我现在不能接。
△ 她快步出屋，在楼道拐角截住正下楼的阿鬼。
沈砚（挡在阿鬼身前）：站住。靳野塞给你的纸条呢？
阿鬼（把手插进兜里，后退半步）：什么纸条？教官，你可别冤枉好人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训练基地门口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。
阿鬼（笑了一声）：那你怎么不去问野哥？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他嘴比铁还硬，我只好来问你。
阿鬼（沉默两秒，掏出纸条）：行，给你。反正我也看不懂。
△ 沈砚展开纸条，上面是靳野的字迹：第七个，别碰。
沈砚（念出声，抬头）：第七个是谁？
阿鬼（耸肩）：我要是知道，还用得着大老远跑来送死？
沈砚（把纸条折好）：你冒着被抓的风险来找他，就为送这个？
阿鬼（忽然压低嗓子）：教官，野哥不是来当兵的。
沈砚（不动声色）：那他是来干什么的？
阿鬼（凑近半步）：他是来救你的。
△ 沈砚手指一紧，纸条被捏出折痕。
沈砚（冷冷）：救？我轮得到一个假死的人来救？
阿鬼（急）：五年前的事，你们全都弄错了——
沈砚（打断）：五年前开枪的是我，错没错我自己清楚。
阿鬼（摇头）：你清楚什么？你连谁递的情报都不知道。
沈砚（一步逼近）：你说清楚。
阿鬼（退到墙边）：我只知道，那天晚上有人故意让你看见他。
沈砚（声音压低）：谁？
阿鬼（左右看了一眼）：名字我不敢说，说了活不过今晚。
△ 远处传来巡逻车的灯光，阿鬼脸色一变。
阿鬼（转身就跑）：教官，纸条收好，别让第四个人看见！
沈砚（追出两步，停住）：阿鬼——
△ 拐角处只剩风声，沈砚低头看手里的纸条。
沈砚（对着黑暗，一字一句）：第七个，别碰……那前六个呢？
△ 手机又震，屏幕上跳出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。
沈砚（念短信）：你查的第七个，已经死了三个。
△ 她猛地回拨，听筒里只有忙音。
沈砚（攥紧手机）：靳野，你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救谁

△ 训练场器械库，沈砚把靳野堵在门口，纸条拍在他胸口。
沈砚（压着火）：第七个，别碰。这话是你写给阿鬼的，还是写给我的？
靳野（垂眼看纸条）：你查得比我预想的快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回答我。
靳野（抬眼）：教官，你先回答我——五年前那一枪，谁让你开的？
沈砚（顿住）：……那是我的任务。
靳野（笑了一声）：任务？你连下令的人是谁都不知道。
沈砚（手攥紧）：陆铮告诉我，线人情报确凿，你持枪拒捕。
靳野（往前一步）：线人叫什么，你见过吗？
△ 沈砚沉默，靳野从她手里抽回纸条。
靳野（低声）：你没见过。因为那个人，五年前就死了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靳野（把纸条撕成两半）：我埋的。
△ 沈砚猛地抓住他手腕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靳野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
靳野（任她抓着，不挣）：我说过了，来找一个人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找一个死人？
靳野（忽然凑近）：找一个还活着、却被人当成死人的人。
△ 沈砚手一松，靳野退开半步。
沈砚（嗓子发哑）：……谁？
靳野（转身往外走）：你先想清楚，五年前，你为什么会在那个仓库。
沈砚（冲他背影）：站住！你还没回答我！
靳野（停在门口，不回头）：教官，你现在最该问的不是我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什么意思？
靳野（侧脸）：阿鬼今晚来找我，说明有人已经知道我没死——那个人，也在支队里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靳野一闪身没入夜色，只剩沈砚站在灯下。
沈砚（对着空门，低声）：支队里……是谁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内鬼

△ 深夜，档案室走廊尽头，沈砚贴墙屏息。陆铮抱着一摞文件袋快步走来，没开灯。
沈砚（从暗处出声）：陆队，这个点销毁档案，不合规矩吧。
陆铮（手一抖，文件袋落地）：沈砚？你不是在基地值班？
沈砚（踢开地上散落的纸页）：我查第七个，你就烧第七个，巧得让我发冷。
陆铮（弯腰去捡，被踩住手腕）：先把事办了——这话你教我的，今天我还你。
△ 沈砚抽出其中一页，手电光扫过，纸角有烧焦痕迹。
沈砚（盯着纸面）：五年前那批线人名单，缺了最关键的一页。
陆铮（低声）：那页在我脑子里，不在纸上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所以调阅记录上的签名，也是你脑子签的？
陆铮（缓缓起身，挡在档案柜前）：我签的，我认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你每查一步，就离死近一步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谁下的令？说名字。
陆铮（沉默三秒）：名字说出来，你就没退路了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五年前就该没退路。
△ 陆铮忽然把她拽到柜后，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。
陆铮（压着嗓子）：听我的，现在就回宿舍，当没见过我。
沈砚（甩开）：你销毁的是证据，还是把柄？
陆铮（盯着她眼睛）：我在保护你——这句话你信一次。
沈砚（声音发抖）：保护我的人，不会烧我父亲的档案。
△ 陆铮浑身一僵，手电光里他脸色发白。
陆铮（艰难开口）：你父亲的事……比你想的深。有人拿它当绳子，勒了我五年。
沈砚（抓住他衣领）：勒你的是谁？！
陆铮（从内袋掏出一枚旧徽章，塞进她手心）：明天凌晨三点，老码头三号库。带上这个，别带靳野。
沈砚（摊开掌心，愣住）：这是……老支队长的徽章。他牺牲那年，徽章跟着下葬了。
陆铮（退后一步，声音发哑）：所以我说，你父亲的事，没那么简单。
△ 走廊脚步声逼近，陆铮转身消失在暗处。沈砚攥紧徽章，手机屏幕亮起，又是那个陌生号码。
沈砚（接起，压着嗓子）：你到底是谁？
陌生号码（变声处理）：徽章上有编号，查第七个。靳野不是来救你的——他是来替人收尾的。
△ 电话挂断。沈砚低头看徽章背面，一行小字刻着“七号”。
沈砚（轻声）：七号……仓库，第七个……靳野，你到底是哪一边的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真相一半

△ 沈砚攥着徽章冲进档案室，老赵正锁柜子。
沈砚（把徽章拍在桌上）：老赵，查编号，七号是谁。
老赵（戴上眼镜，手一抖）：这枚……是支队长那批老徽章，只有七枚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第七枚在谁手里？
老赵（压低声音）：当年发出去六枚，第七枚没登记，跟一批销毁档案一起封存了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封存的东西，怎么会在我队长兜里揣五年？
△ 老赵从抽屉底层抽出一张泛黄签收单。
老赵（指着一行字）：签收人——沈长河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我父亲签的？
老赵（叹气）：那批档案销毁前一晚，他单独进过库房，待了四十分钟。
沈砚（嗓子发紧）：老赵，你为什么不早说。
老赵（别开脸）：因为第二天，他就被定性成贩毒。
△ 沈砚手机震了一下，陌生号码发来一张照片：七号仓库铁门。
沈砚（盯屏幕）：又是你。
△ 陆铮推门进来，看见徽章，脚步停住。
陆铮（沉声）：你查得比我预想的快。
沈砚（转身）：五年前的情报，是你递的，你认了；上面还有人，是谁？
陆铮（关门，低声）：先把事办了——今晚有人要去七号仓库取东西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取什么？
陆铮（看着她）：你父亲留下的账本，能证明他不是毒贩。
沈砚（捏紧徽章）：那你为什么拦我五年？
陆铮（沉默三秒）：因为下令销毁档案的人，现在还在位子上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谁？
陆铮（避开目光）：我只能告诉你，他姓林。
△ 沈砚瞳孔一缩，手里徽章硌进掌心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林医生？
陆铮（猛地抬头）：谁让你提这个名字——
△ 灯突然灭了，档案室一片黑。走廊尽头传来一声铁门落锁的闷响。
陆铮（摸黑抓她手腕）：别动，有人把楼封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旧徽章

△ 应急灯亮起，陆铮用肩膀撞开档案室侧门，两人退进楼梯间。
沈砚（甩开他的手）：说清楚，林医生跟七号仓库什么关系。
陆铮（喘着气）：他是当年支队的心理顾问，你父亲被抓前，最后见的人就是他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所以你一直盯着靳野，是因为林医生在盯靳野？
陆铮（点头）：上面让盯，我只能照办，但我没想到你会把徽章翻出来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陆铮，你到底是保护我，还是替人看门？
陆铮（咬牙）：两个都是，我认。
△ 楼梯下方传来脚步声，两人同时噤声。
△ 靳野从转角走上来，手里拎着一把旧钥匙。
靳野（平静）：楼封了，后门我撬开了。
沈砚（举枪姿态）：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。
靳野（看她）：你手机定位，我装的。
陆铮（上前一步）：靳野，你到底是哪边的。
靳野（把钥匙抛给沈砚）：七号仓库的钥匙，我留了五年。
沈砚（接住，愣住）：你留这个干什么。
靳野（声音很低）：因为那天晚上，我本来要救的人，是你父亲。
△ 沈砚和陆铮同时僵住。
陆铮（压着火）：你说什么？
靳野（看向沈砚）：五年前那单案子，我是卧底，任务是接近毒枭，查一条从警队内部漏出去的情报线。
沈砚（嗓子发紧）：你接近的目标，是我父亲？
靳野（摇头）：我接近的目标，是递情报的人。可我查到一半，你父亲先被栽了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那你为什么装死。
靳野（抬起右手，掌心一道旧疤）：因为任务没结束，我死了，你父亲就永远翻不了案。
△ 沈砚低头看徽章，指腹摩挲“七号”两个字。
沈砚（轻声）：第七个……
靳野（突然抓住她手腕）：别查林医生，他比你想的深。
沈砚（甩开）：我父亲在七号仓库，我等了五年。
靳野（盯着她，一字一字）：那你听好——七号仓库里，现在关着的，是你父亲。
△ 沈砚猛地抬头，陆铮手里的枪“咔”一声上了膛。
陆铮（声音发冷）：靳野，这话你为什么现在才说。
靳野（缓缓举起双手）：因为今晚十二点，有人要炸仓库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卧底

△ 训练场角落，靳野把沈砚拉到器械棚后，陆铮的枪口仍对着他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说清楚，我父亲为什么会在自己人的仓库里。
靳野（目光扫过陆铮）：你父亲当年查的案子，牵到林医生头上，有人先下手为强。
陆铮（上前一步）：你一个档案上已死的人，凭什么让我信你。
靳野（冷笑）：凭我五年没死成，凭我这张脸是林医生亲手换的。
△ 沈砚攥紧徽章，指节发白。
沈砚（转向陆铮）：你递的假情报，也是林医生让你递的？
陆铮（避开她目光）：我那时候只收到一句“上面要清人”，不知道清的是你父亲。
靳野（接话）：清人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让我死在那场抓捕里，你开的枪。
沈砚（呼吸一顿）：所以当年你停那一步，不是逃不掉。
靳野（看着她）：是我在等你的枪口偏一寸，你偏了，我才活下来。
△ 陆铮缓缓放下枪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旧照片。
陆铮（声音低）：老支队长临终前给我的，他说七号仓库从建起那天，就是林医生的私人货仓。
沈砚（接过照片）：我父亲被关在里面，你们一个递情报，一个换脸，全瞒着我。
靳野（语气硬）：瞒你，是因为林医生盯着你，你查一步，他动一步。
陆铮（沉声）：今晚十二点炸仓库，就是要让里面的人永远闭嘴。
沈砚（盯着两人）：那现在，谁去关掉那根引线？
靳野（把双手并拢伸向她）：铐上我，押我去仓库，林医生只认我这张脸。
△ 沈砚没动，远处传来林医生温和的喊声：“沈教官，心理评估该补签了。”
沈砚（低声）：他来了。靳野，你欠我的命，今晚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父亲

△ 夜，七号仓库外，杂草齐腰。沈砚独自从侧门潜入，靳野被反铐着走在前面。
靳野（低声）：左边第三根柱子，有红外，别碰。
沈砚（贴墙）：你怎么比我还熟这里。
靳野（脚步不停）：我在这仓库躺过三天，装死，等林医生来验货。
△ 沈砚脚步一滞，随即跟上。
沈砚（咬牙）：所以我父亲，他就在……
靳野（抬下巴）：最里面那间冷库，门上挂着“七号”两个字的铁牌。
△ 冷库门被推开，寒气扑面。一个瘦削男人背对门口坐着，脚边一只旧搪瓷缸。
沈砚（声音发抖）：爸。
沈父（缓缓回头，眯眼）：小砚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。
沈砚（冲过去跪下）：五年了，他们都告诉我你死了。
沈父（摸她头，手在抖）：林医生留我一条命，是要我替他背那批货的账。
靳野（在门口警戒）：时间不多，引线在配电房，我们得先撤。
沈父（忽然抓住沈砚手腕）：别急着走，小砚，你听我说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爸？
沈父（一字一字）：五年前开枪打靳野那一下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有人换了你的弹。
△ 沈砚猛地转头看向靳野。
靳野（脸色沉下来）：什么意思。
沈父（喘着气）：那晚我躲在暗处，看见陆铮往你枪里塞了东西，他以为靳野会死。
沈砚（站起来，声音发冷）：陆铮说他在保护我。
靳野（低笑一声）：保护你，还是保护他自己。
△ 仓库外传来汽车急刹声，灯光扫过铁门。
沈父（急推沈砚）：走！林医生不会一个人来。
沈砚（扶起父亲）：一起走。
沈父（摇头，把搪瓷缸塞给她）：缸底有账本，你拿着。我走不动，给你们拖时间。
靳野（转身，铐子还挂在手腕上）：教官，账本给我，你带你父亲走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你戴着铐子，怎么拖时间。
△ 靳野从鞋底抽出一根细铁丝，两下捅开手铐。
靳野（把铐子扔给沈砚）：现在，信我了？
△ 铁门外，林医生的声音贴着门缝传来：“靳野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第七个该归队了。”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交易

△ 仓库内，靳野把铐子扔到沈砚脚边，门外林医生的声音越来越近。
沈砚（压低嗓子）：林医生要的是你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
靳野（捡回铐子，自己扣上）：走？我走了，你父亲就白躲这五年。
沈砚（一把抓住他手腕）：你回去就是死，他拿你当第七个替罪羊。
靳野（甩开，笑了一声）：教官，你抓我那晚，也是这么想的吧。
△ 沈砚手一僵，靳野转身朝铁门走。
沈砚（追上半步）：靳野，我不欠你什么，你也不用还。
靳野（没回头）：你不欠我，可我欠你一条命，五年前那枪，你偏了半寸。
△ 铁门被从外推开，林医生站在门口，身后两名持枪手下。
林医生（温和）：靳野，果然还是你最守时。
靳野（举着铐子）：人在这儿，条件你开。
林医生（看向沈砚）：条件很简单，沈教官亲手押他上车。
沈砚（冷声）：你拿什么换。
林医生（从口袋掏出一张泛黄照片）：你父亲当年接货的码头照，够不够。
△ 沈砚盯着照片，指节发白。
靳野（抢先开口）：照片给她，我跟你走。
林医生（笑）：不急，陆队长还在外面等着呢。
△ 仓库外车灯骤亮，陆铮带着队员围住出口。
陆铮（喊话）：林医生，你被包围了，放人。
林医生（不慌）：陆铮，你五年前递的那份情报，我这儿也有备份。
△ 陆铮脸色一变，脚步停住。
沈砚（盯着陆铮）：什么情报。
陆铮（避开她目光）：先把事办了。
靳野（突然开口）：教官，别问了，他不敢说。
林医生（抬手看表）：三分钟，沈教官，你选人还是选真相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我选——先抓你。
△ 沈砚猛地扑向林医生，靳野同时拧开手铐，反手扣住一名手下。
林医生（后退，按下耳机）：动手。
△ 仓库顶棚灯全灭，枪声炸响，黑暗中沈砚被一只手拽向角落。
靳野（贴着她耳边）：账本在你父亲缸底，别回头，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押送

△ 黑暗中枪声停了，沈砚被靳野推进通风管道，身后铁门被撞开。
沈砚（压低嗓子）：你跟我一起走。
靳野（把铐子塞进她手里）：我留下，林医生才不会追你。
沈砚（抓住他衣领）：你疯了，他手里有枪。
靳野（掰开她手指）：教官，你教过我，任务第一。
△ 沈砚愣住，这句话是她五年前抓捕时说的。
靳野（推她一把）：走，七号仓库见。
△ 沈砚咬牙钻进管道，身后传来靳野的脚步声远去。
△ 仓库外，陆铮被两名队员按在车边，林医生站在他面前。
林医生（收起枪）：陆队长，五年前你递情报，今天又放走沈砚，两头不讨好。
陆铮（抬头）：我递情报，是因为你拿我女儿威胁我。
林医生（笑）：所以你现在该帮我，把靳野押上车。
△ 陆铮沉默两秒，起身，朝仓库走去。
△ 仓库内，靳野靠墙站着，双手举过头顶，铐子挂在指尖。
靳野（平静）：陆队长，你女儿在城东三小，二年级，对吧。
陆铮（脚步一顿）：你查我。
靳野（放下手）：我查的是林医生，顺手查了你。
林医生（皱眉）：别废话，押上车。
△ 两名手下上前扣住靳野，陆铮站在原地看着。
靳野（经过陆铮身边，低声）：账本在沈砚手里，你还有一次机会。
△ 陆铮眼神一动，手按上腰间的枪。
△ 押送车驶出仓库，沈砚从通风口翻上地面，远远看着车尾灯。
沈砚（对着耳机）：陆铮，你听见没有，回答我。
△ 耳机里只有电流声，车灯消失在夜色里。
△ 车内，靳野被按在后座，林医生坐在副驾回头。
林医生（温和）：靳野，你以为沈砚能救你？
靳野（闭眼）：我不需要她救，我只需要她活着。
△ 林医生笑容一僵，对司机低声说了句什么。
△ 车突然急刹，前方路口横着一辆越野车，车灯全开。
陆铮（从驾驶座探出头，喊）：林医生，下车。
△ 林医生脸色骤变，靳野睁眼，嘴角一挑。
△ 后座车窗被人从外砸碎，沈砚的脸出现在裂痕后。
沈砚（伸手）：靳野，把手给我。
△ 林医生拔枪对准沈砚，靳野猛地撞开车门，扑向林医生。
△ 枪响，靳野身子一沉，血从肩头涌出。
靳野（倒下前，抓住沈砚手腕）：你父亲……在七号仓库。
△ 林医生趁机钻进巷子，陆铮追出两步又停下，回头看靳野。
陆铮（声音发哑）：叫救护车，快。
△ 沈砚跪在地上按住靳野伤口，血从指缝往外冒。
沈砚（咬牙）：靳野，你敢死，我这辈子不原谅你。
靳野（笑了一下）：教官，再来一遍……我可能，真跑不动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七号仓库

△ 七号仓库外，沈砚独自翻过铁栅栏，肩头绷带渗血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靳野，你拿命换来的地方，我替你走完。
△ 她推开锈铁门，手电光扫过一排排货架，停在尽头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有人吗？我是沈砚。
△ 货架后走出一个瘦削男人，手腕上铐着旧铁链。
沈建国（声音沙哑）：小砚……长这么高了。
沈砚（手电一晃）：爸？你真的还活着。
沈建国（别开脸）：别过来。这地方脏，进来的人出不去的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谁把你关在这儿的，告诉我。
沈建国（苦笑）：你查不动的，孩子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连靳野的命都押上了，还有什么查不动。
沈建国（猛地抬头）：靳野？那个卧底……他还没死？
沈砚（愣住）：你知道他？
沈建国（攥紧铁链）：五年前，是他把我从船上拽下来的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爸，当年到底是谁开的枪？
沈建国（浑身一抖）：小砚，你听我说——
沈建国（压到极低）：开枪的人……是你队长，陆铮。
△ 沈砚手电“啪”地掉在地上，光柱乱晃。
沈砚（退后半步）：不可能。那天他在指挥部。
沈建国（抓住她手腕）：他先开的枪，再喊的“卧倒”。我亲眼看见。
沈砚（摇头）：他为什么？他图什么？
沈建国（喘着粗气）：因为我知道那批货，是支队内部的人放的。
沈砚（咬紧牙）：所以你被关了五年，他顶着功臣的名。
沈建国（松开手）：走吧，小砚。当没见过我。
沈砚（捡起手电）：爸，我走，但我会回来。
△ 沈砚转身，手机突然震动，屏幕亮起一串陌生号码。
沈砚（接起，冷声）：谁？
林医生（电话里，轻笑）：沈教官，仓库里凉，别让老人家感冒。
沈砚（浑身僵住）：林医生？你……
林医生（电话里）：你以为，陆铮是最后一道门？
△ 电话挂断，仓库深处传来铁链拖地的回音。
沈建国（脸色煞白）：小砚，他刚才说……“最后一道门”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对峙

△ 特警支队审讯室外走廊，陆铮靠在墙上，手上铐着。
沈砚（走近，停住）：陆队长，我爸让我替他问你一句。
陆铮（抬眼）：问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五年前那枪，你先开的，还是后开的？
陆铮（沉默三秒）：后开的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我爸亲眼看见你先开的。
陆铮（闭眼）：他看见的，是我想让他看见的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什么意思？
陆铮（睁开眼）：那天仓库里还有第三个人。我先开枪，是打那第三个人。
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谁？
陆铮（摇头）：我不知道。我只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，从通风口跑了。
沈砚（心头一沉）：白大褂……林医生？
陆铮（盯着她）：你也想到了。
沈砚（咬牙）：你瞒了五年，就为了保他？
陆铮（声音发哑）：他手里有你爸的解毒剂配方。我动他，你爸就真没了。
沈砚（拳头攥紧）：所以你在档案上签名，销毁记录，全是在拖时间。
陆铮（点头）：先把事办了——这话我说过多少遍，你当耳旁风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那现在呢，你还要办什么事？
陆铮（从怀里摸出一枚旧徽章，放在桌上）：这是老支队长的。他死前交给我，说有一天你查到这里，就给你。
沈砚（拿起徽章）：我爸的老战友……
陆铮（沉声）：他才是当年那批货的真正经手人。林医生，是他的人。
沈砚（呼吸一滞）：你是说，林医生背后，是我爸的战友？
陆铮（起身）：现在你明白了，为什么我谁都不敢信。
△ 走廊尽头，值班警员快步跑来。
值班警员（急喘）：沈教官，押送车准备好了，靳野坚持要上车。
沈砚（转头）：他伤成那样，上什么车？
值班警员：他说……他知道林医生下一个地方去哪。
沈砚（握紧徽章）：带我去见他。
△ 沈砚转身要走，陆铮突然叫住她。
陆铮（低声）：沈砚，靳野这个人……你真信他干净？
沈砚（没回头）：他替我挨了一枪，我信。
陆铮（声音更沉）：可那枪，是冲你开的。他怎么知道林医生会开枪？
△ 沈砚脚步一顿，手在门把上停住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3集 收网

△ 羁押室门外，沈砚推门而入，靳野肩缠绷带坐在铁椅上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陆铮说那枪是冲我来的，你怎么提前知道？
靳野（抬眼）：林医生每次收网前，都会先杀最碍事的人。五年前我就领教过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所以你替我挡，是算好的？
靳野（扯了下嘴角）：算好的。你死了，谁去七号仓库？
△ 沈砚把徽章拍在桌上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收网可以，你全程在我视线里，一步不许离。
靳野（点头）：行。但林医生不见枪不会开口，你得让我穿回那身衣服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哪身？
靳野（低声）：毒枭那身。他信的是野哥，不是学员靳野。

△ 仓库区外，夜。沈砚带队布控，靳野换回黑夹克站在灯下。
宋小满（对耳麦）：教官，他一个人站那儿，真没问题？
沈砚（对耳麦）：盯死他，也盯死我。
△ 林医生的车驶入，停稳。林医生下车，看见靳野，脚步一滞。
林医生（笑）：野哥，你不是死了吗？
靳野（散漫）：死过一次，回来收账。
林医生（靠近）：收谁的账？
靳野（侧头）：你背后那位，欠我七年。
林医生（低声）：进去说，这里不安全。
△ 靳野抬手，四周探照灯骤亮，警员合围。
林医生（僵住）：你——设局？
靳野（后退半步）：你说过，最碍事的人先杀。今天最碍事的，是你自己。
△ 林医生被按倒在地，忽然抬头笑出声。
林医生（被压着，却笑得发颤）：抓我？你以为靳野干净？
沈砚（上前）：说清楚。
林医生（盯着靳野）：问问他，五年前那包货，最后进了谁的口袋。
△ 靳野脸色沉下来，没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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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病房门口，沈砚推门进来，靳野正单手系着外衣扣子。
沈砚（压下声音）：谁让你下床的？
靳野（继续系扣子）：林医生下一个点，只有我知道。
沈砚（一把按住他手）：你肩上那颗子弹还没取出来。
靳野（抬眼看她）：取出来，人就跑了。
△ 沈砚松手，从怀里掏出那枚旧徽章，放在床头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先回答我一个问题——林医生开枪，你怎么提前知道？
靳野（动作停住）：我不知道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那你扑过来，是赌命？
靳野（低声）：是还债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还谁的债？
靳野（把徽章推回她手边）：你父亲的。
△ 门外，陆铮站在走廊阴影里，手插在兜里没进来。
沈砚（回头瞥了一眼门外）：陆队在外面，你要不要当着他的面说？
靳野（摇头）：他现在信不过我，我说什么都是假的。
沈砚（拿起徽章）：这枚徽章，你第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你见过我父亲？
靳野（沉默两秒）：五年前，他亲手把我送进毒窝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你说什么？
靳野（一字一句）：我是他发展的线人，不是毒枭。
△ 沈砚手一抖，徽章落在床单上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那我当年那一枪……
靳野（打断她）：打对了。不挨那一枪，我活不到今天。
沈砚（别开脸）：所以你回来，是找我父亲？
靳野（摇头）：他失踪了。我回来，是替他看着你。
△ 走廊里，陆铮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张纸条。
陆铮（把纸条拍在床头）：林医生刚才从后门走了，留了这个。
沈砚（展开纸条，念出声）：第七个位置，别空着。
靳野（猛地抬头）：他知道名单。
陆铮（看靳野）：什么名单？
靳野（掀开被子下床）：当年被送进毒窝的线人名单，一共七个。
沈砚（抓住他胳膊）：你排第几？
靳野（回头，眼神很静）：第七个。
△ 陆铮手机突然震动，他接起来，脸色一变。
陆铮（挂了电话，声音沉下去）：押送车在楼下被撞了，司机跑了。
沈砚（看向靳野）：冲你来的。
靳野（拿起那枚徽章塞进她手心）：不，是冲你父亲来的。
△ 窗外传来一声闷响，三人同时看向门口。
陆铮（掏枪）：沈砚，先把事办了——你带他走，我断后。
沈砚（把徽章攥紧）：靳野，你还能跑吗？
靳野（撕开肩上的纱布，血渗出来）：跑得动。
沈砚（拉开门，回头）：记住，第七个位置，我给你留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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